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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英才

航空发动机被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
个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世界上能研
制战机的国家不多，能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更是屈指
可数。

1958年 5月 29日，在沈阳国营黎明机械厂的试车台上，
经过近20个小时的性能测试，我国首台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

成功诞生。1个多月后，歼教-1战机搭载着喷发-1A飞上蓝
天。从此，我国有了自己造的航空发动机。

摘取这颗“明珠”的先驱叫吴大观。在他 93岁的生命
轨迹里，有 68年与航空发动机相伴——组建新中国第一个
航空发动机设计室，研制第一款喷气式发动机，创建第一
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本期观察：石 峰 李冠礁 陈佳佳

军 工 圈

这段时间，航天科工集团二院某部

打造的一款数据判读程序，凭借高效实

用的功能，迅速走红生产一线。

自3月底企业复工生产后，该部型

号科研生产设计师张岳发现，在开展测

试数据判读工作时，10多名设计师不得

不挤在一辆数据采集车上，不仅工作效

率低，还不利于疫情防控。张岳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思考能否设计一个程

序，将测试数据判读工作搬上“云端”，设

计师只需要远程输入数据，程序就能实

现自动解析和判读。

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张岳带领团队

成员用了数天时间开发出试用版数据判读

程序。在投入使用过程中，职工们反馈了

一个问题，程序在判读数据时，出现不同型

号设备程序不兼容的现象，导致数据判读

结果不准确。如果为每种设备分别设计数

据判读模型，又会造成工作量成倍增长。

那么，如何解决程序兼容性的问题呢？张

岳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上班的打卡经历，给张岳带来了设

计灵感：为程序设计一个快捷的录入窗

口，由设计师录入判读数据，程序就会自

动生成判读模型，对每个判读模型进行

测试，最后筛选出最优模型。没过多久，

2.0版数据判读程序正式上线。

新版数据判读程序很快得到大家的

认可。笔者在现场看到，设计师在开展

数据判读时，只需要在电脑上点开程序，

输入相关型号数据，程序便可根据配置

好的模型，进行数据解析和判读并生成

测试报告，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0分钟。

“使用这款数据判读程序，工作效

率明显提高。”张岳对笔者说，下一步他们

还将开发出远程协助功能，将“线下操作”

变为“云端办公”。

“云”上提速

“机械臂夹取钢笔状毛坯件，贴近砂

带打磨，送检合格后产品交付。”近日，航

天科工集团二院某研究所工作人员利用

前期研发的全自动打磨机器人，对某型

雷达关键设备进行精细打磨。笔者在现

场看到，不到3分钟毛坯件就自动打磨

成功。该所设计师韩华涛说，面对工厂

人员不足、任务繁重等实际情况，这款机

器人为企业复工复产送上“神助攻”。

过去，产品打磨主要靠人工操作，

打磨速度慢、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低，

还会产生噪声、粉尘等污染。为此，去

年年初，韩华涛就开始琢磨用机器人代

替人进行生产。

说干就干。经过6个月的艰苦研发，

一款全自动打磨机器人诞生。但在试用

过程中，韩华涛发现加工出来的产品合

格率偏低，经过排查，原因是机器人打磨

力度控制不稳，导致废品率居高不下。

“我们的产品价格不菲，经不起浪

费。”随后，他带领团队成员到国内相关

企业走访调研，学习先进的人工智能技

术。最终，他们确定采用浮动力控技

术，一举解决了机器打磨力度控制不稳

的难题，产品合格率显著提高。

打磨的难题解决了，如果能让机器人

自动完成检测工作，就会事半功倍。韩华

涛又迸发新的创意：采用工业相机对打磨

后的产品拍照，再将照片导入电脑计算产

品误差。

然而，这种方式并不理想，受到粉尘

等因素影响，产品计算数据一直不准确。

有人提出：能否采用高精度千分表进

行测量？随即，他们把两只高精度千分表

安装在产品的两端，产品旋转一周后就能

准确计算出产品误差。不久后，一款集打

磨与检测于一体的机器人问世，设备投入

市场后，受到不少业界同行的肯定。

“目前，这款全自动打磨机器人每天能

生产和检测500个产品。相信有了这款‘神

器’，年度生产任务肯定能完成。”韩华涛说。

照片提供：王 旭

“神器”助产

最近，随着国内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为了确保年度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地完
成，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充分运用信息化、
智能化手段为生产提速。

信心——

让战机装上一颗强

大的“中国心”

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大事记上，有这
样一段记载：

1958 年 7月 26 日，沈阳某机场，我
国首架喷气式战机歼教-1，承载着中国
人的殷切期望飞上蓝天。自此，中国有
了自己的战机，这架战机的强劲“心
脏”，是由时任沈阳国营黎明机械厂发
动机设计室主任吴大观牵头研发的。

8月 1日，在歼教-1首飞成功的万
人祝捷大会上，吴大观作为代表发言，
他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21年航空
报国梦，一朝梦圆。

1937年，被保送清华大学机械系就
读的吴大观随学校师生迁往昆明。正
在上课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骤然响
起，他和同学们不得不跑到山上躲避日
军飞机的轰炸。看着侵略者的战机在
中国的天空横行肆虐，那一刻，吴大观
悲愤交加，他毅然决定转学当时最冷门
的航空制造专业。之后，他又主动要求
分配到国内一家发动机修理厂工作。

当时，我国航空工业基础薄弱，他
从工厂资料室借来仅有的几本国外航
空知识书籍，细细咀嚼着航空制造的相
关技术，梦想着有一天造出中国人自己
的战机。

多年的勤学苦练，让吴大观收获了
一次难得的出国机遇，他被派往国外进
修学习。在国外的日子里，吴大观把时
间用到了极致，每天主动申请上两次
班，这样有更多机会向国外专家学习请
教，积累发动机的研发经验。

学习期间，吴大观第一次接触到
了喷气式发动机，这让他兴奋不已。
那一刻，他研发国产发动机的信念更
加坚定。学业期满后，吴大观已掌握
了活塞式发动机的研发技术。有不
少国外公司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毅
然拒绝国外高薪职位，一心想要报效
祖国。

1951 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成立，
吴大观担任发动机处处长。岗位带给
吴大观的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5年后，吴大观主动提出从北
京调到沈阳国营黎明机械厂，组建新中
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吴大观
回忆说，在临时组成的设计团队里，大
部分人学的是活塞式发动机专业，对喷
气式发动机了解甚少。

为了不耽误白天的工作，下班后吴
大观在家里办起了“英语补习班”，耐心
地为年轻技术人员讲解国外技术。为
了方便他们尽快悟透技术原理，吴大观
在每份外文资料上，都写下详细的汉语
注释。

曾任航空工业动力所所长的宋殿
奎回忆，有一次，他想要查找一份吴大
观批注过的技术资料，就问资料员：“哪
一卷资料上有吴老的批语？”资料员回
答说：“哪一卷上都有。”

航空发动机专家严成忠是吴大观

深为器重的学生之一。回忆起恩师吴
大观，他深情地说：“我们学发动机是从
拆收音机开始的。”

当时，研制发动机所需的电子设备
极度匮乏。为了便于技术人员学习基
础电子知识，吴大观把从国外带回来的
六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拿了出来，让他
们练习拆装。

经过 200 多个日夜的艰苦攻关，
首批 4 台发动机研制成功。紧接着，
这 4台发动机又顺利通过 20个小时的
持久测试。发动机测试成功的那一
刻，身材高大的吴大观高兴地跳了起
来，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心”终于从图
纸迈向了现实。

初心——

跟党走是他一生的

理想追求

在为国铸“心”的人生轨迹上，吴大
观曾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8 年，吴大观从国外学成归来
后，到北大教书。后来，他带着妻子
华国和不满一岁的女儿，辗转来到解
放区。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时任

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热情地接待
了吴大观一家，像老朋友一样与吴大观
亲切握手。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唯一的

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
造飞机，造发动机！”吴大观吐露心声。

聂荣臻高兴地说：“吴先生，很好
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那一刻，吴大观的眼神里写满了坚
定与决心。“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
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

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1949 年 11 月，吴大观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始终坚
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什么
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献给党？”写在吴
大观工作笔记本扉页上的这句话，是他
“一生跟党走”的真实写照。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开展国产涡
扇发动机的选型工作，从涡喷发动机到
涡扇发动机，技术跨度很大，对结构、材
料、工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选型方
案会上，看着设计人员迟疑不决，吴大
观心急如焚地说：“还有两年我就 50岁
了，我们自己的涡扇发动机什么时候才
能出来啊？”

在研发发动机的日子里，吴大观每
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办公室的灯光常常
是彻夜通明。

付出的努力与汗水，终于迎来了收
获。他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 114项关键
技术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
的报国情怀。

1982年，66岁的吴大观调任航空工
业部科技委常委。离开一线的吴大观
依旧忙碌，每天都是从清晨忙到深夜。
同事周晓青说，每次路过吴大观的办公
室，都能看到他戴着眼镜一丝不苟地工
作，一有时间他就搜集整理各种航空发
动机的最新资料，打印出来后一摞摞装
订好，准备送给还在一线工作的学生们。

有人回忆说，83岁高龄的吴大观，
曾这样度过 3个“小长假”——新春佳
节，他关门闭户自学发动机课程；五一
劳动节，几乎全部在办公室工作；国庆
节，他完成《先进燃气涡轮发动机燃烧
技术》一书的序言……

香港回归前夕，他在日记中这样写
道：“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振兴
中华，才能振兴航空工业……放弃国外
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投奔共

产党，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与幸福！”

匠心——

育人铸魂，航空报国

的精神薪火相传

2006 年，90岁的吴大观“退休”了。
虽然办公室离家只有 200米远，但他全
程都要由保姆搀扶，中间还得歇上几次。

他的学生顾诵芬院士说：“我习惯
侧耳听听楼道里的声音，真想再听一
遍吴老唱的《毕业歌》，一边哼着歌曲
一边用拐杖打着拍子——那是吴老来
上班了。”
“您最喜欢哪一句歌词呢？”顾诵芬

曾问吴大观。
吴大观回答：“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

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之所以有这种深刻感悟，是源于他

在国外求学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有一次，吴大观去排队理发，轮到他时，
理发师故意跳过他，直接叫他后面的外
国人。吴大观上前理论，理发师却满脸
不屑。这段屈辱的经历，更坚定了吴大
观为国造发动机的决心，吴大观常以此
鞭策自己：“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一
个民族落后就要受人欺辱。”
“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常

谈起多年前一件往事：20世纪 80年代，
他们的项目曾遭遇“下马”的危机，吴大
观与 8名专家为此联名向党中央写信，
建议自主研制大推力发动机。最终，
“太行”发动机成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
一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航空发动机自
主研制的步伐持续加快。

2009 年年初，93 岁的吴大观住进
医院。住院治疗，吴大观一生中已有多
次——

20 世纪 60 年代，他因用眼过度导
致视网膜脱落；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攻克技术难
题，他连续熬夜，突发心脏病；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执行一次
150小时发动机定型试车任务时，他高
烧 39℃仍坚持工作，最后晕倒在试车
台上……

吴大观知道这次不一样，自己的日
子不多了。“没有用了，不要浪费国家的
医药费。把药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
吧。”他拒绝治疗，病榻上的他，听着最
喜爱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静静地仰
望着窗外的天空。一只风筝飘过，他想
起了自己最疼爱的外孙女毛毛——

20 年前，他带着 4 岁的毛毛放风
筝，毛毛开心得不想回家。吴大观答应
毛毛下次再来放一次风筝，可他因为工
作太忙没有兑现诺言。吴大观相信毛
毛会理解外公，“只有一个国家强大了，
这个国家的人民才会有归属感”。

学生们的到来，把他的思绪拉回。
从事航空发动机的晚辈刘大响、马福安
等人来到他的病床前，这些当年他手下
的小伙子，后来都成为行业领军人。吴
大观坐起来，急切地拉住他们的手。
“吴老，您快躺下。”
“不，我没有时间了，让我说。”
思维依旧简洁明快，却蕴含了一生

厚重的托付。
“第一，对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我

做得很不够，我感到深深有愧。第二，
做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
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三，一定要
加强预先研究，要把基础工作打牢。第
四，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要忽悠！一
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领导……”

2009 年 3 月 18 日，吴大观因病去
世，享年 93岁。他走了，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棵草去。走进吴老的陋室，大家
深受震撼——磨白了皮的旧沙发，旁边
是用包装箱做的衣柜，衣柜里挂着一件
穿了40多年的涤卡中山装……

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超然于物
外的。从 1963 年起，吴大观连续 46 年
把三分之一的工资收入交纳特殊党费
及用于各项救灾捐款，共计30.4万元。

吴大观喜欢《悲惨世界》中的一句
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他把毕生的
光和热奉献给了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
业，献给了党和人民。

今年 3月 18日，是吴大观逝世 11周
年纪念日。年逾八旬的航空发动机专
家刘大响院士网上“直播”授课，讲述吴
大观为国铸“心”的故事。

吴大观走了，带出了刘大响。刘大
响离开一线，新一代航空动力专家成长
了起来。在屏幕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吴大观菁英班”和吴大观母校扬州中
学“吴大观班”的学子们，认真聆听着这
位航空动力先驱的感人事迹。
“心系动力，航空报国。”吴大观像

一座精神丰碑，鼓舞着年轻的一代“航发
人”向着航空动力的科技顶峰奋力攀登！

图①：“太行”发动机。
图②：吴大观照片。

赵镜然供图

吴大观：为国铸“心”
■杨元超 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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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 18日，是歼-7E战机首飞
成功 30周年纪念日。作为歼-7家族中
重要的改进机型，歼-7E战机是我国第
二代机械化战机。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空战模式
风云突变，战机从追求高空高速向中低
空机动性转变，我国急需研发一款新型
战机。

那时候，我国刚刚改革开放，科研

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很薄弱。面对空军
装备发展的迫切需求，航空工业成都飞
机工业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毅然决定开
展歼-7Ⅱ改进型的预研工作，总负责人
陆英育临危受命。

当时，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沙伯南
提出了一种全新机翼设计思路，这种
设计能有效提升战机中低空飞行的机
动性。

1985年 1月，陆英育和沙伯南在成
都进行首次晤谈。双方的观点一拍即
合，开展改进型战机的研发工作，陆英
育担任这型战机的总设计师。改进型
战机采用双三角机翼气动布局，在我国
飞机改型中尚属首次，这是一次巨大的
挑战，团队成员既兴奋又紧张。

一年后，改进型飞机的设计方案得
到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的支持与肯定，
他说：“改型要对历史负责。”没过多
久，这款改进型飞机正式立项，型号为
歼-7E。
“能负责一个机型设计，是我一生

最大的心愿。”歼-7E 研制工作全面铺
开后，陆英育忙得不可开交，他常常奔
波于全国各地开展调研。一次，他乘坐
的火车晚点，等赶到合作单位招待所
时，大门已关闭。无奈之下，陆英育只
能在走廊凑合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

出发，匆匆赶往下一个地点。
为了验证产品质量，陆英育带领团

队成员先后进行了机动襟翼系统、大攻
角特性、飞机颤振特性、武器瞄准火控
系统等一系列试验。

1990年 4月 26日，是歼-7E原定的
首飞日子。但在 3天前的评审会上，有
专家提出机动襟翼系统存在缺陷，可能
会危及飞行安全，首飞被迫推迟。

陆英育感到空前压力。他迅速召
集设计、工艺、生产、检验等各系统工作
人员通力合作，经过 20 多天的艰苦攻
关，他们成功解决了这一棘手难题。之
后，试飞员钱学林驾机一飞冲天，飞行
20多分钟后安全着陆。
“首飞成功！”全场观众欢呼雀

跃。林虎激动地说：“现代化装备有了
新的希望，这是非常值得热烈祝贺的
重大胜利。”

1993年，我国自行研制改装的歼-7E
装备空军部队。2年后，歼-7E列装八
一飞行表演队。在第二届中国航展上，
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驾驶歼-7E 表演
了“魔鬼编队”等高难度飞行动作，让世
人为之赞叹。

之后，歼-7E 战机又衍生出多种
型号，生产交付部队数百架，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为
我国研制歼-10 三代机积累了宝贵经
验。1997 年，歼-7E 研制项目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陆英育荣获“航空
报国金奖”。

左图为列装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歼-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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